
 

这个世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关键你看到了什么？

南海芭蕉本来计划请洪建民来南方看看红树林，叙叙旧情，

可是一下子来了一群环境文化诗人，这既让他十分高兴，又

让他感到有些压力。尽管出发前，当地林业、环保部门和文

联，他都打过招呼，可是这毕竟是一次迟到的特殊的科学考

察活动。他侧过脸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洪建民和南珠儿。此

时他俩正在那里争论。南海芭蕉不想打扰他俩，他回头看看

其他几名队员，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谈诗论道，个个兴高采

烈的样子，让他更感到有些重任在身，终于没有说话。他从

衣袋里掏出打印好的白泉重逢定理认真地看了起来。他始终

搞不明白这个洪建民，还有那个南珠儿，是怎么把这些定理

推导出来的呢？作为一个企业家，他能拥有几亿元的资产，

可是，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拥有一个定理，

甚至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人把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



上升到理性的推断，并且天衣无缝的和环境文化结合得这么

紧密。还有一点他没想到，这个洪建民小时候那么淘气，现

在俨然一个学者。这时，他想起了只有一个字的一首诗《生

活》：网。现在看来，人们的一切行走似乎都和一张网有关。

地上有路网、水网，空中有天网、星网、波网，人间有亲情

网、法网、关系网、通信网，等等；有形的、无形的，平面

的、立体的，平行的、交叉的，谁都置身其间，又似乎谁都

与这个网无关，可又谁都脱离不了干系。你可以相逢在人间，

相逢在素不谋面的网络里，也可以相逢在某个组织的体系中，

现在从白泉重逢定理看，无论你走在哪里，最后都是，我们

相逢在网上。如果说每个网眼是窗口，那些纵横交错的网结，

就是交汇点吗？那么让相逢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呢？怎

样才能为日后的重逢有个新的起点呢？想到这儿，他有点累

了，靠在座椅上回忆起那些凌乱的陈年往事。 

                                                                    

南海芭蕉梁基伟，祖籍闽南浦田。20世纪40年代，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他爷爷带着他的父亲从珠海拱北海关越境，

逃到澳门，加入葡萄牙国籍，摇身一变成了葡萄牙人。到今

年他的父亲刚好99岁。这老爷子思路敏捷，身体硬朗不亚于

年轻人。每次饭后一只香蕉，加之南方水果菜蔬品种多，老

人从不挑肥拣瘦，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不论吃什么吃的，

反正老人至今眼不花耳不聋，每天早饭一过，必去公园散步，



往大三八牌坊下一坐，随着太阳转，总有阴凉处。老人活得

开心舒坦着呢。澳门回归祖国后，老人活得更加滋润。南海

芭蕉常说：“家有老人，可以润宅呢！每次我回到家中，与父

亲重逢，一家人围绕在老人的身边，有不尽的幸福和喜悦。” 

南海芭蕉11岁那年，曾经一个人在祖国内地闯荡。当时

他小学4年级刚刚念完就跑回福建老家去了，他父亲到处找

他回去读书，可是他没回去，先后到了北京、沈阳，后来又

去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又返到春城，他看到这里风景如画，

在丁菜园下了火车，沿着江滩地，一路走来。经过乡约屯，

走进了桑家坨子，当走到芦花江的岸边，饿了，也渴了。他

在江边采了一抱香蒲棒，聊以充饥。当看到江堤下面有三个

水泊，就走到水边，捉了几只河虾吃了。接着，他捧了一捧

水，刚要喝，一位打鱼的老人见了，站在船上说：“小朋友这

水喝不得。” 

他说：“怎么喝不得？” 

老人一听是外地口音，就说：“你不知道，这水啊，喝了

会拉肚子的。” 

说着，把船摆到跟前来，拿出一个盛水的葫芦递给他，

他接过来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老爷爷，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说：“这叫连三坑。” 

“再往前走是什么地方？” 



“前面就是赶兔岭了，岭下有一户人家，那里以前叫狼窝，

又叫洪家窝棚。洪家老爷子栽了两万亩杨树，现在这里又叫

杨树林林场。” 

“谢谢老爷爷！”  

他喝了水，有了力气，谢过老人，再一次走上江堤，向

东走去。当走到赶兔岭的时候，饿晕了，一头倒在地上。 

洪建民的父亲正在赶兔岭修剪树的侧枝，见到一个小孩

躺在地上，立即把他背回家中。母亲给他冲了一碗糖水，喂

他喝了，小孩苏醒过来。老父亲问：“小朋友，从哪儿来？”

他说：“我叫梁基伟，从福建来，具体是什么村庄也记不清了，

也不想回去了。”老父亲见他执意不走，也担心在路上再出现

别的问题，也没好赶他走，留了下来。他和洪建民同年同月

同日生，问到学业，又得知他们是同一个年级。新年级开学，

老人找人把他安排在洪建民一个班里，两人一起上学读书了。

班里的同学见他说话南味十足，都管他叫留学生。那时，他

白天上学，晚上和洪建民一起跟着老父亲读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后来，受洪建民影响学会了新诗写作。当时谁也不

知道他是澳门人，更不知道他的葡萄牙国籍。小学六年级时，

他想家，又从内地返回澳门，南海芭蕉父亲又把他送回了学

校，读到大学毕业，虽然书没太念好，可是他喜欢诗歌，多

有作品发表。后来有了网络，也因此而常常上网切磋，所以

和洪建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想到这里，南海芭蕉嘴角现出了一丝笑容。 

 

第二天上午，他们平安到达N市汽车总站，早有徐所长

等在那里，把他们接到了榆林招待所。 

吃过午饭，南海芭蕉和芒果、小叶榕，要去市里联系来

南亚市考察红树的事儿，和洪建民打个招呼就出发了。冷关

公、水黄皮等人，回屋休息。南珠儿，躺在床上，忽然一阵

剧烈的头痛，让她难以忍受。她赶紧挣扎着，从随身药袋里

取出几种药来，吃了，渐渐平静下来。她想起出院时，协和

医院肿瘤科主任的话：“这个病已经到晚期了，不要再累着了，

要按时服药，好好休息啊！”可是自己年纪轻轻的，也不能就

这么呆着呀！过了一会儿，头不疼了，她感到揪心的寂寥，

想去找洪建民，觉得有些话得慢慢地说给他了，要不到时候

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就给洪建民发了一则短信：建民，到我

房间来，有要事相告。洪建民看到短信，立即来到南珠儿的

房间，见南珠儿躺在床上，就在床边坐了下来。 

洪建民温和地看着南珠儿，关切地问：“走累了？” 

南珠儿说：“有点累。你给我详细讲讲白泉重逢定理的八

大区域是怎样周流往复、辐射叠加、同期推荡、相互印证的，

好吗？” 

洪建民说：“在你的启发下，我把原来推导出的权值进行



了反复推演，周流往复的关系，已经找到了，同期推荡，也

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已经由鲜汤帮着制成计算机软件了。一

般演算已经没有问题，只是相互印证还有些困难。只能到古

人的典籍里寻求答案了。可是我现在手头的书，比如《河洛

精蕴》，那些黑白点，是太简约，深奥，无法读懂它们，如

果有具体的成书底本就好了，尤其难在如何确定它们的联系

呢？白泉老师说的相互印证，至今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有

时甚至想放弃了。” 

说着洪建民在南珠儿的额头亲了一下，刚想咬南珠儿的

嘴唇，南珠儿说：“你怎么得寸进尺呢？不到最后，我看你的

相互印证，可能是无法实现了，看来我真得找个接班人了。” 

 

 “你看，我总想着，你要把初吻给了我，没准就能够得

到足够的印证根据呢？” 

“建民，别淘气。我爱你，可我不是妓女。再说了，人毕

竟是人，不是禽兽，人是有约束力的，而不是小鸡小鸭小狗

小猴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春吻是上天赐与女孩的权

利，不是男孩的鲁莽，更来不得强暴。也就是说，一个女孩

的身体可能会惨遭蹂躏，甚至被人施暴，只要春吻还在，她

就是圣洁的。”南珠儿依然慢声细语地说着。 

“南珠儿，你真是女人类学专家，这春吻我真的没有认真

地想过，还这么重要。”洪建民诚恳地说，言语间憨态可掬。 



南珠儿拽了一下被洪建民弄褶了的褥单，说：“学家倒说

不上，只是没事儿的时候我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说到这儿，南珠儿感到嘴唇有点干，声音也变得有些异

常，好像口渴了。洪建民见了起身去倒了一杯水送到南珠儿

的手里，她接过来喝了一口，说：“谢谢你。” 

洪建民说：“甭客气。” 

南珠儿继续她的香谈芳论，说：“当然我不是说男孩的吻

不值钱，不重要，男孩的吻也同样神圣，也不能到处施吻的。

春吻，犹如人类的献身行为一样重要的。敌人可以剥夺她们

的肉体，甚至杀害他们，可是她们的高尚情操至今依然被人

们所传颂，就是她们为自己的信仰始终保留着初愿。虽然，

儿女私情间的春吻，和这些先驱者们的献身精神有区别，其

实道理是一样的。”南珠儿说。 

“可是我的心中只对你一个人有奢求、有欲望，有一种发

自内心的冲动，准确地说，在没遇到你之前，这欲望的蜡烛

还在睡觉，是你点燃了它，而且只有你才能让它宁静下来。”

洪建民说。 

“我是点燃了你的灯火，但是，假设有一天我不在了，我

打个比方说，让我的妹妹，假设我有一个妹妹的话，让你的

灯火不至因为我的离去而熄灭，你能不能够接受她呢？假设

她也对你有着和我相同的好感。”南珠儿开始部署她的计划了。 

洪建民听到这儿，疑惑的看着南珠儿。好一会儿才说：



“不可以，你，不是任何一个别的女孩可以代替的。无论她怎

样的好，都不能取代。我不接受你的假设。”洪建民并不知道

南珠儿的远景计划，以为南珠儿是在和他说着玩的。 

“你的执著和专一，让我感动，可是这种假设，你在必要

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它的存在呀！假设白泉老师说的秘密和她

有关呢？”南珠儿有点苦口婆心了。 

“我不需要这种假设，那个秘密不是在你的心里珍藏着吗？

怎么会和她有关呢？我只想你的初吻，或者说，我只需要你

一个人的初吻，现在就给了我吧。”洪建民有点迫不及待了。 

 

 “谈到春吻，我一定会给你珍藏着，它才是女孩的贞节。

在迂腐的传统中，人们认为一个女孩或者男孩有了一夜情，

就失去了贞节，剥夺了他们自立人世的高尚权利，这是不对

的。严肃一点说，这是一些道貌岸然的人，或者掌握话语权

利的人，对他人生存权利的摧残和剥夺。当然我说的这是偶

然情况，我并不提倡一夜情，和所谓的一段情，这毕竟不能

满世界的发表宣言，说自己很喜欢一夜情。”南珠儿说。 

“你别跑题，你总批评我跑题，你怎么比我跑得还远。我

说的是初吻。”洪建民有点强词夺理，要求南珠儿说。 

 “我马上就会说到的。只有这春吻是万万不应该由男孩

主动来索要，来抢得的，也是粗暴不得的。再者，你连我的

身世都不知道，你就跑到我这里又是吻、又是看的，你等我



把我的身世说完，再吻，好不好，你急什么？” 

洪建民听了，不再讲话，在南珠儿身边躺下来，说：“你

说吧，我听着呢。” 

南珠儿说：“我父亲姓江，名思南，我母亲姓王名扶南。

在上个世纪1965年，两人双双来到北哈市就学，一个在医科

大学，一个在林学院。” 

洪建民说：“你怎么既没随父姓，也没随母姓，却叫南珠

儿呢？” 

南珠儿说：“你总这么急，我这不正说着吗？” 

洪建民静了下来。南珠儿说：“我母亲是全国著名植树能

手，她的事迹已经见报，我父亲就是著名的人民好医生，报

上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过他的事迹。” 

洪建民听到这儿，立即肃然起敬。忽然睁大眼睛，看了

一眼一脸平静的南珠儿。南珠儿朝他忽闪了一下眼睛，开始

讲述她的身世了。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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